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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北宋文学家、书法

家、画家，兵部尚书

从渑池到郏县：

苏轼在中原大地写下的9种活法
说起苏轼，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那个发明了东

坡肉的美食家，还是那个高唱“大江东去”的豪放词人？

是那个在杭州筑起苏堤的能臣，还是那个一蓑烟雨任平

生的行者？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这样评价他：“苏轼已死，他

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

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这位千古文豪，一生行旅遍布大江南北，却与中原

大地有着一段不解的血脉渊源。今天，让我们跟随苏轼

的人生诗篇，探寻他那些把苦难活成诗与远方的智慧。

泥上留痕：在渑池，二十六岁的通透
公元1061年，二十六岁的苏轼赴任陕西，途经河

南渑池。昔日他与弟弟苏辙曾在此处的寺庙借宿，

并题诗于壁。此番重游，老僧已逝，题壁已毁，物是

人非。面对人生的无常，年轻的苏轼写下了一首穿

透千年的哲理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像什么？就像一只鸿雁偶然降落在雪地

上，留下几个爪印。转瞬间鸿飞渺渺，它不计较飞向

何处，也无意留恋曾经的痕迹。这不是虚无，而是一

种看淡结果、珍视过程的通透。

“鸿飞不留痕，并非不曾飞过；人生终归零，并非

不曾活过。”二十六岁的苏轼，在河南渑池给出了他

对人生无常的终极答案——不求永恒，但认真活过

每一个当下。

横看侧看：换个角度，天宽地阔
身陷困境时，我们常觉得无路可走。苏轼却告

诉我们，也许只需转个身。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题西林壁》

山还是那座山，横看是岭，侧看成峰，远近高低

各有姿态。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被贬黄州，他没有

自怨自艾，而是开荒东坡、研究美食、泛舟赤壁，把谪

居地活成了精神的高地。换个角度看世界，原来的

绝境，可能恰是通往豁然开朗的另一扇门。

一毫莫取：凡物有主，不贪不占
面对诱惑时，人最难守住的是底线。苏轼给出

了最干净的态度：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前赤壁赋》

凡物各有它的归属。不属于我的，哪怕一分一

毫，我也绝不伸手。这种“不贪不占”的操守，让他在

纷扰的人世间活得坦荡、睡得安稳。内心的安宁，从

来不是来自占有更多，而是来自懂得什么该得、什么

不该伸手。

浩然正气：一生坚守，惟我独正
无论顺境逆境，苏轼始终未曾放弃内心的正直。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过大庾岭》

这是他自海南北归、翻越大庾岭时发出的感

慨。历经九死南荒，劫后余生的他，心境澄澈如洗

——天地之间，唯我依然守着这份正直与坦荡。这

句话，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脚。无论是朝堂上的直谏，

还是贬谪中的从容，风骨不变，本心不移，这是他留

给后世最硬核的精神遗产。

此心安处：颠沛流离中的随遇而安
苏轼一生贬谪无数，最远到了海南儋州。然而

他总能在陌生的土地上，把日子过成诗。

万里归来颜愈少，

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这首词写的是好友王定国的歌女柔奴。她随主

人被贬岭南，归来时容颜未老，笑容依旧。问她岭南

的日子苦不苦？她只轻轻一句：心安定的地方，就是

我的故乡。这何尝不是苏轼的自况？从黄州到惠

州，再到儋州，每一次被命运抛向更远的远方，他都

能把当地视为家乡，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安顿。

心安之处，山水皆有情；心不安，身在故乡也如异客。

千里婵娟：骨肉分离中的深情祈愿
人生最难熬的，往往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与

至亲的别离。苏轼把这份思念，酿成了千古绝唱。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明月几

时有》

这是他在密州任上，中

秋之夜思念远方的弟弟苏辙

所作。他与弟弟感情极深，

少年时同窗共读，长大后却聚少离多。面对皓月当

空，他没有沉溺于离愁别绪，而是将这份情感升华

到对天下人的祝福。既然悲欢离合是人生常态，那

就祈愿天涯相隔的你我，共享这一轮明月。这不是

无力回天的自我宽慰，而是心中有爱、抬头望月的

深情托付。

江海寄余：超然物外的终极归宿
当一切尘埃落定，苏轼向往的归宿是什么？

长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这是一个在东坡饮酒的夜晚，他醉而复醒，醒

而复醉。望着夜色中平静的江面，他忽然生出一个

念头：不如乘一叶小舟，消失在江海之中，把自己的

余生交付给天地。这当然不是逃避，而是一种精神

的超越。把一生都交给了风雨的人，最后选择的归

宿是天地自然。功名、利禄、恩怨、是非，在这浩瀚

的江海面前，都不值一提了。

烟雨平生：风雨无惧的洒脱不羁
人生难免风雨，但苏轼的态度是：怕什么？走就是了。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这是他被贬黄州的第三个春天。与友人出行遇

雨，众人狼狈躲雨，他却拄着竹杖、穿着草鞋，在风雨中

悠然行走，甚至高歌长啸。“一蓑烟雨任平生”——我这

一生，就是披着一件蓑衣，在烟雨迷蒙中走过来的人。

这种洒脱不是无感无知，而是看清了人生真相之后的

豁达：风雨要来，躲不掉；但我可以选择，以什么姿态面

对风雨。

清欢有味：粗茶淡饭里的朴素知足
现代人追逐精致的味蕾体验，苏轼却在一碗茶、一

碟野菜中品出了人生至味。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

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

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

一个冬日的早晨，细雨中透着微寒，他与友人在郊野

饮茶。茶盏中浮起雪白的泡沫，盘中是春天的野菜嫩芽。

此情此景，他感叹：人间真正的滋味，正是这份清淡中的欢

愉。这种“清欢”，不是贫穷的自我安慰，而是洗尽铅华后

对生活本真的重新发现。经历了大富大贵、大起大落，方

才懂得：最深的满足，藏在一蔬一饭、一茶一盏之间。

苏轼的河南：起点与归处
苏轼与河南，有着比我们想象中更深的缘分。

渑池，是他通透人生观的起点。二十六岁那年写

下的“雪泥鸿爪”，竟预示了他此后半生的漂泊与豁

达。开封，曾是他科举及第、名动京师的辉煌舞台。

嘉祐二年，他与弟弟苏辙同榜进士，轰动朝野，那

是他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时刻。而郏县，则是他人生

的最终归宿。建中靖国元年，苏轼病逝于常州，次年迁

葬于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这位一生漂泊的天涯倦

客，最终在河南大地的怀抱中长眠。他的弟弟苏辙亦

葬于此，兄弟二人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年轻时“夜雨

对床”的约定。

苏东坡的墓不在家乡四川，在河南郏县！原因泪目了......

从青春时代的渑池顿悟，到功成名就的汴京风华，

再到魂归中原的最终安顿——河南，是苏轼地理上的

归处，更是他精神上的故乡。

他走过的路，处处有诗；他经历的事，件件成

画。他把一生的苦难，活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

诗与远方。 据《河南卫视》官微


